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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童话和图画书的理论探讨，其中：许琼琦文梳理了

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存在的两种质态，对研究民间童话具有较大意义；吴正阳文探讨了经典
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主题，揭示出其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第二部分则以儿童诗歌创作为作家作品研究的

重点，对我国三位著名儿童诗人的创作进行较全面的讨论，其中李芳、郭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王忠范

和林焕彰的儿童诗陌生化语境下的艺术魅力，卢科利文探讨了圣野童诗的情美世界。此外，孔凡飞文从镜像

的角度，对刘东新作《镜宫》进行了剖析。

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质态
许琼琦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以两
种质态存在：其一，民间童话为创作童话文本提供素材和故事原型；其二，民间童话为创作童话提供创作技巧经

验。民间童话在创作童话中以隐蔽的方式和全新的审美价值呈现出来，而创作童话源于民间童话又跳出了民间

童话的窠臼，通过作家文学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童话；创作童话；民间童话；创作蓝本；创作技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７；Ｉ２０７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０１－０４

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ｏｆ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ＸＵＱｉｏｎｇｑ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ｉｓａｇｅｎｒ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ｇｒｅｗｕｐｉｎｔｈｅ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ｋ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ｗｏｆｏｒｍ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ｅａｌｔｈｙ
ｗａｙａｎｄｎｅｗ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ｌ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ｂｕ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ｌｅｓｏｆ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ｒｉｃｈａｒ
ｔｉｓｔ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ｔｒｕ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ｓｋｉｌｌｓ

一、前言

童话的分类问题曾被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关注。

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单列一节讨论“人为童话”，

他说：“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

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通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

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有个人之特色，适于

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１］１０赵景深则将童话分

为三类：“一、民间的童话；二、教育的童话；三、文学的

童话。”［２］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在他的《儿童文

学概论》一书中，将幻想儿童文学单列一章，其中民间

童话、创作童话与幻想小说并列三节。综合近现代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成果，本文拟取周作人的划分方

法，即：一是民间童话，二是创作童话。

民间童话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指那些从传说、

神话等演变而来，具有口语讲述性、集体性等特点的

童话。它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却拥有丰富的儿童文

学要素，因而也与儿童文学相交融。创作童话（又称

为文学童话、艺术童话、文人童话、作家童话等），“是

进入现代社会后，作家考虑到儿童阅读文学的审美需

要而创作出来的。与民间童话不同，创作童话的绝大

部分是作家怀着为儿童写作的明确目的而创作，他们

一产生就直接成为儿童的文学。如果说，搜集、整理

民间童话是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的内源型国家在儿童

文学的诞生期必须进行的首要工作的话，那么，走过

诞生期之后，儿童文学的发展则主要由作家们的创作

童话来推动。”［３］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者都

曾撰文讨论过，如陈华文《传统是一种血液———论民

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蒋风《儿童文学与民间文

学的关系》，韦苇的《从“流”到“泉”———论民间童话

在儿童文学中的存在方式》等。这些文章从多角度阐

释了儿童文学如何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同

时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作家这里走向成熟，童



话的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被扩大了。在创作过程中，

由于作家的气质、审美追求及个人的价值取向等因素

的加入，使得创作童话具备了独特的价值和趣味，形

成自己的个性生命。

正是基于二者之间密切联系的前提，本文将通过

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以短篇童话

分析为主），初步梳理出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
间童话的因素，同时探讨创作童话在继承民间童话优

良基因的基础上，是如何葆有创作个体的特色，获得

其独特价值的。

二、民间童话质态之一：创作蓝本的源泉

在创作童话发展初期，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通过

借鉴民间童话中的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的，民间童话

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

材。从世界的范围看，早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多是通过

对民间童话加以改编或加工，创造性地开辟了民间童

话新的主题、题材、情节等，从而完成向创作童话的顺

利过渡。正如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在他的自传中所

说：“我的第一本童话集，只是像马萨乌斯那样，把我

孩提时代听到的童话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那是

最自然不过的叙述语言，它发出的悦耳音调至今仍在

我耳边回响。”［４］同样利用民间童话成功的还有沙尔

·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集》、拉格洛芙的《骑鹅旅行

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托尔金的《指环王》、毕

尔格的《敏希豪森历险记》等，以及我国的包蕾、洪汛

涛、葛翠琳、张天翼、张士杰等作家从民间文学中获得

原型、素材或灵感而创作出的优秀童话作品。

“从民间童话到现代童话，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

‘汲收’是‘潜移’是‘嬗变’。”［５］按照民间童话的被利

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首先一种是对民间童

话素材的加工再创造，即从民间童话中撷取一颗种

子、一点构思来进行创作，乍看似乎离民间童话较远，

但细究起来，能发现民间童话的影子。比如，在民间

童话中经常运用神化和变形的手法，借助一些具有神

奇魔力的人或物为核心来演绎故事，如魔法、会说话

的牛、神灯、聚宝盆等。这些宝物总是具有无边的法

力，而且只造福于勤劳善良的人们，坏人得到宝物不

仅得不到好处，可能还会遭殃。这方面，张天翼的童

话《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王葆的宝物———神奇

的宝葫芦的原型就来自民间童话。

汉族民间童话中有个《三兄弟》的故事。有一家

弟兄三人，三弟善良且喜欢拉二胡，但受哥哥欺负，分

家时，只分得一大块沙滩。一天夜晚，三弟在沙滩上

拉二胡，感动了龙王，被请到龙宫。请他前去的龙子

指点他，临走时老龙王一定会送他东西，让他记得只

要墙上的宝葫芦。此后，三弟因有了宝葫芦，要什么

有什么，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王葆无所不能的宝

葫芦就是从这里化来。当然，原型的借鉴不代表主题

上有必然的联系。《宝葫芦的秘密》是张天翼解放后

的代表作，他关注的并非童话世界中的人物和命运，

而是那个时代的处境和时代要求。作品中，有了宝葫

芦的王葆，要什么有什么，欣喜了一段时间，可是不久

他就发现了宝葫芦的秘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宝

葫芦偷来的。王葆由欢喜到苦恼，经过激烈的思想斗

争，最终决定向大家坦白，与宝葫芦决裂。张天翼所

处的时代使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引起

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明确的教育目的。吴其南称，

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他的童话称为“政治教育童

话”［６］２０５。为了配合文学的教育功能，张天翼在作品

中“教育儿童要抛弃不劳而获的享乐主义思考，树立

正确的幸福观、劳动观。”［７］也许张天翼的本意是要批

评部分新时期的中学生懒惰的坏习惯，但从现在来

看，宝葫芦神奇的魔力吸引的不仅是王葆，还有一代

又一代的读者。这借助宝物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不

能仅用“懒惰”二字来诠释，这应是一种需要满足的好

奇心和对世界五光十色的梦想。

张天翼的另一部作品《大林和小林》中出现了魔

力，但与一般民间童话中的魔法不同，没有神仙帮助小

林（无产阶级的象征），反而有一个妖怪帮助大林（资产

阶级的象征），但最终作为善和正义的代表小林获得了

最后的胜利。另外，文中“两兄弟”的人物的对比设置

也是典型的民间童话的风格。民间童话中，善恶、美丑

总有鲜明的对比，而林家两兄弟，小林勤劳勇敢，大林

懒惰贪婪，两兄弟离家后遇怪物而离散，而后各自随自

己的性格发展，最终成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

除了张天翼的作品外，洪汛涛的《神笔马良》中

的能使画成真的“神笔”，张士杰的《渔童》中能将水

珠变成金豆子的“白玉盆”，葛翠琳的《野葡萄》中吃

了能够治愈盲人眼睛的“野葡萄”等等都能在民间童

话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创作童话是在民

间童话的基础上脱胎而发展、成熟起来的。“虽然今

天的儿童文学已经长大，已经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生

命，但它身上流淌着的血，却依然有民间文学的基因，

并成为它不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８］

民间童话的划分，除了取民间童话的素材进行再

创作的作品外，另一种情况是能在民间故事中找到较

完整的故事原型，对民间童话的文本进行直接的补充

或改编。这些作品加入了作家的人生经验和创作方

法，在弘扬优秀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具有

独特风格的创作童话。这里以葛翠琳的童话《少女与

蛇郎》为例。

《蛇郎》是中国极为丰富、流传最广的民间童话

之一。据刘守华先生的统计，中国的蛇郎故事有１０５
篇之多，它们流传在２２个省区的２４个民族之中，由
于流传地区不同，情节有些出入。根据丁乃通先生编

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故事情节大致如

下：“一父亲，有几个女儿，一天他出门去，为蛇精所

困，许以一女嫁之，惟幼女肯答应嫁蛇。嫁给蛇郎后，

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大姐心怀嫉妒，害死了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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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三妹魂化为鸟，小鸟又被大姐杀死后，变

成竹子或树。其姐又恨而伐之，最终遭妹妹之变形物

的报复，受伤或致死。”［９］

《少女与蛇郎》是葛翠琳童话的处女作。作品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丽善良的少女有一个狡猾

狠毒的后娘，后娘有一个懒惰、丑陋的亲女儿。一天，

少女被迫去蛇郎花园里采摘最美丽的花，被蛇郎发

现，蛇郎同情少女的遭遇，便娶她为妻，由此过上幸福

的生活。后娘嫉妒心起，害死了少女，让自己的亲女

儿取而代之，但少女灵魂不死，化为金鸟，努力安慰蛇

郎。后来，金鸟又被谋害，化为桃树、木琴和炭火，并

最终在小花猫的帮助和蛇郎的努力下，死而复生，后

娘和其女儿受到了惩罚。

从故事的情节上看，基本梗概是一致的，但在部分

角色的处理上，葛翠琳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将少女设为

姐姐，而不是家中最小的；将父亲改成了后娘，这与《亨

舍尔和格莱特》、《白雪公主》中的将亲身父母换成继母

有同样的效果，比起亲姐姐因嫉妒而杀害妹妹来，后娘

为了自己的女儿杀害少女虽然也很残忍但在感情上要

好接受得多。另外，少女与蛇郎的结合不再是一开始

的无奈之举，反而换成了蛇郎因怜惜少女而娶她，就像

天上掉下个白马王子。而且少女死后，葛翠琳将很多

笔墨放在蛇郎如何伤心上，少女死而复生也是在蛇郎

的不懈努力下完成的，这样蛇郎成了一个饱满的、有血

有肉、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形象，并且故事的主题也由原

来的姐姐因妒生恨变成了少女与蛇郎对爱情的坚贞。

除了《少女与蛇郎》，任德耀的《马兰花》、徐蔚南

的《蛇郎》也都取材于蛇郎型故事。另外，还有其他的

改编成功的童话及其他体裁的作品，如：老舍的《宝船》

和《青蛙骑手》，取材于汉族和藏族的同名故事；张天翼

的《大灰狼》、乔羽的《果园姐妹》取材于狼外婆的故事；

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取材于田螺女的故事。可见，

民间童话直接滋养了创作童话的形成和成熟。正如陈

伯吹所言：“民间童话是童话的宝库，有着无数未加雕

琢的璞玉。”“如果通过作家的手笔，把民间童话的精神

实质，经过加工整理，这是儿童上好的精神食粮。”［１０］

三、民间童话质态之二：创作技巧的摇篮

（一）反复的叙事模式

“反复”是民间童话惯用的叙事方式，绝大部分

民间童话都会有字句、段落甚至是文本的反复。作家

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熟练的要数叶圣陶。下面

将以叶圣陶的作品为主介绍“反复”这一技巧和叙述

模式在文本中的体现。

首先，表现为言行的反复，即故事中的角色多次

重复相同或雷同的对白与行为。叶圣陶的第一篇童

话《小白船》，讲述的是两个小孩乘船出去游玩，遇上

了大风，他们掌舵失控飘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遇

到了一个长得很可怕的男人。那男人要求他们回答

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鸟儿为什么要唱歌？”

“花儿为什么香？”“为什么你们乘的是小白船？”［１１］３９

这三个问题性质相似，只是换了关键词，构成了语言

的反复，而一问一答的循环往复则构成了行为的反

复。另外，他们在船行驶中所唱的《鱼儿歌》：“鱼儿

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我们唱好听

的歌，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

有网，我们没有钩儿。我们采好看的花，愿意跟你们

一块玩儿。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

儿。我们有快乐的一切，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１１］３７

其构成共有三节，每一节只是变动了几个字，形成了

重章复沓的结构，像诗歌一样的音乐性符合孩子的心

理和接受习惯。

其次，表现为故事情节的反复，多体现为“三段

式”的结构形态。所谓“三段式”，是指类似情节反复

３次或多次，每件事情实际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情
节序列。从行为主体看，可以由一个角色或多个角色

的行动来进行“三段式”反复。

《跛乞丐》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不愿继承父亲做棺

材的手艺，选择去做专给人带来希望和安慰的绿衣人

（邮递员），而在投递生涯中，为了帮助迫切需要安慰

的人们而被罚工钱、失去工作，直到最后被一颗子弹

打中左腿，成了一个跛乞丐的故事。文中描写的第一

件事是绿衣人为送一位忧愁的姑娘给她情人的一封

信，马不停蹄奔波了三天，带回了饱含情人真挚感情

的长信，而他本人则由于三天没到差，被罚去一个月

工钱。第二件事是为一个生病的孩子送一封给她朋

友的封信，五天后，绿衣人不仅把孩子的思念送到了，

而且还带回来了朋友的回信，但他本人却因五天没到

差，被罚去两个月工钱。第三件事是为了送一只受伤

将死的兔子写给山林里同伴让它们赶快逃命的信，结

果小兽们都逃了，绿衣人却被一颗枪子打中了左腿。

由于犯了三次过失，又成了跛子，邮政局最后就不要

绿衣人了。在这个故事中，绿衣人的每一次行动都是

相对独立的，但每次行动的后果都会累积到他的身

上，直至最后一次终被辞退，成了乞丐。在相似的情

节反复中，跛乞丐的形象愈加高大。叶圣陶分别选择

了人与人之间的思念之情、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讯

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同生共死这三种情感进行投

递，在丰富情节内容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倡导的人

与人、人与自然大和谐的思想理念。像这样用反复的

叙事模式来展开故事的例子，在叶圣陶的童话中比比

皆是。例如在《一粒种子》中，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尊

严和权利种下了种子，种子没发芽；富翁为了显示自

己的高雅而种下了种子，种子依然没有发芽；商人为

了发财，士兵为了升官，种子还是没有发芽。到了最

后，种子落到了田野里，田野里的农夫无意地种了它，

种子却开出了绚丽的花朵。此外，仇重的《笑得好的

人》，严文井的《希望和奴隶们》、《风机》，金近的《一

篇没有烂的童话》等优秀作品也体现了典型的“反

复”的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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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童话在民间童话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继承了

这一有效的结构模式。创作童话一般是作家抱着为儿

童创作的目的而创作的。从儿童接受上来说，反复对

于行为来说就像对于认识一样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有

通过反复才能熟能生巧。而孩子在听故事时，不自觉

地把自己当作故事的主人公去冒险，因此，对故事情节

的预知和相当程度的可控性会让孩子觉得安心。另

外，反复意味着模仿，“对一种模式的仿效不仅对于孩

子来说具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来说意味深

长、至关重要。童话中的反复具有一种几乎神圣的特

性”［１２］。从艺术手法的效果来说，将性质相同而具体内

容相异的３个或３个以上的事件连贯在一起，形成反
复的结构，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在层次分明的段落中

步步深入，同时又因主人公或其他线索串联其中，从内

容到形式就显得非常紧凑。用这种叙述方法可以使故

事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性格得到更鲜明的表现。

（二）物源童话的手法

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指出纯正童话中有一类

“物源童话”，即“说明事物原始，如猿何以无尾亦属

之。”［１］５借用周作人的概念，物源童话即以解释自然

界中某些事物的起源来展开想象的童话。

在人类处于在“儿童阶段”时，每当遇到不解的

事物尤其是自然现象时，便创造了种种解释，即形成

了最初的神。民间童话从神话演化而来，将这种解释

逐渐变成一种创作手法。通过这种形式，创作童话展

开了他们的幻想。严文井就非常注意孩子们对生活

中事物的种种解释，“他采用了孩子们的这种解释方

式，把解释的内容当素材，加工成具有美而幻想色彩

的童话。”［１３］譬如他的《四季的风》等作品。

四季的风为什么不同，因为世界上曾经有个苦难

的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香鸟语，因为风想使苦

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带着雨水是因为风为孩子的

不幸在哭泣；秋天的风带着落叶旋舞是因为想给孩子

展示外面的景色；冬天风儿的会怒吼是因为苦孩子的

死，风要扫荡世界上的所有罪恶。作品借着对四季的

风的阐释，揭示了富人的“一毛不拔、为富不仁”，揭示

了“旧社会贫苦儿童的苦难和不平，表现了作家对贫苦

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早点发生‘变’的渴望。”［６］２５１

《小松鼠》解释了小松鼠身上美丽的茸毛和大花

尾巴是怎么得来的。一只调皮的小松鼠想变好，当他

开始做好事时，却遭遇了一连串的误会，最终因祸得

福，得到了一身茸毛和大花尾巴、脸上的小袋子、会用

两只前腿把东西捧起来吃的技能及一颗快乐的心。

借着小松鼠的转型作者赞颂了美的心灵。

《蜜蜂和蚯蚓的故事》则歌颂了劳动和劳动者在

创造世界中的作用。本来蜜蜂和蚯蚓长相差不多，都

有６条短短的腿，没有翅膀。为了维持生活，蜜蜂去
学做房子，帮山丁子树搬花蜜，在一次次屡败屡战的

尝试中，不但学会了做蜜，而且还会了做蜡，一天天变

得更有本领，模样也变得更美丽了。而蚯蚓因为不劳

动、不唱歌、不动脑筋，腿慢慢就没有了，嗓子也哑了，

脑袋也变小了，当蜜蜂招呼他的时候，他害羞得躲进

地下的洞里。故事最后结局则是蚯蚓下决心改正自

己好吃懒做的毛病，成了勤快的松土者。

还有《小花公鸡》、《大雁和鸭子》以及叶圣陶的

《地球》等作品也都是物源童话手法的优秀产物。事实

上，这些作品早已失去解释的作用，作家们不过是借用

解释的方式，填之以新的思想内容，或者是教给孩子以

毅力、美、勇敢、细心等品质，或者是社会批判的隐喻。

不论是魔法、素材的蓝本，还是反复、解释的手

法，都是为创作童话的成功提供了形式上的优势，而

作为使儿童感到愉悦的故事，其深层结构也是很重要

的。关于民间童话的深层结构，先后有俄国结构主义

创始人普罗普提出的童话的３１个功能，美国民俗学
家阿兰·邓迪斯由印第安民间故事总结分析出的３
种常见结构模式，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格雷马斯提出

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等等。这些深层结构不仅存在于

民间童话中，而且也存在于所有成功的童话中。成功

的作家童话（尤其是幻想小说），必然都隐含着这样或

那样的深层结构，如宗璞的《寻月记》、葛翠琳的《翻

跟头的小木偶》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展开叙述。

随着人类文明的日新月异，作为口头传播的民间

童话已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但它的独

特魅力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反而在创作童话中

以隐蔽的方式和全新的审美价值呈现出来。而创作童

话源于民间童话又跳出了民间童话的窠臼，通过作家

文学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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